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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升的螺旋--------《浮躁》中金狗形象的分析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是一部以对现实的同步思考为特征的，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方面宏观把握时代脉息的重要作品。作家不是致力于事件过程的描述，而是把聚光点投在了弥漫在世界上空的一种情绪和心理。主人公金狗就是在时代变革浪潮中，由浮躁走向现实，由盲目走向自觉。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他绕了一个圈，但这个圈却是一个上升的螺旋。

作品中创造了这么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现实变革的世界，一个历史前进中充满着阵痛和躁动的世界，一个使人的灵魂动荡和重建上升的世界。

作家在创建这个艺术世界时，不是致力于事件过程的描述，而是把聚光点投在了弥漫在这个世界上空的一种情绪和心理，由此来显现人的命运、人的际遇、人的某种生命的追求和活力。所以，读过作品也许你对某个人物的个性、性格难以有完整的把握，但是，你却能够从不同人的心理演变的轨迹上捕捉到一种时代的氛围，这就是在时代的转折和变动中产生的那种缺乏目标、无所适从、惶惑不安的躁动情绪。作者围绕着这一情绪的披露过程，推演了一幕幕别有情绪的人的心理演变的话剧，而这话剧的主角，就是金狗。

1、 善良、正直的本性

金狗是白石寨县两岔镇公社游仙大队不静岗村的一位矮子画匠的儿子，母亲一生下他就死了，剩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19岁时，金狗便参了军，先是小班长，后又成为通讯干事。在部队，金狗有很强的上进心，他复习了许多功课，想考军事院校，但在第五年适逢裁军，变又回到了仙游川。贫穷的农民家庭出身的金狗，有着中国传统的农民善良而正直的个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金狗对于造反派的草菅人命义愤填膺，当几个造反派将田正中装入麻袋扔进昏黄的洲河时，金狗凭着一身好水性，救下了田正中。而当田正中的老婆拿着300元钱到他家感谢，并且求金狗父子不要将田正中还活着的消息告诉别人时，金狗黑下了脸，说：“你小看了，能救他出来，就不再害他死去。”立眉竖眼的好像受了侮辱。金狗不仅当时分文未要，而且在以后田正中做了官时也从未求过田家。

在改革年代，从那种最原始的纯朴、善良中滋长起来的，是金狗的一身正气，他嫉恶如仇，充满心计，甚至有几分农民的狡黠和狭隘的报复心理。当金狗由社会的最下层走向省城，成为洲城报社的记者时，他满腔热情，甘于吃苦，下到东阳县进行采访。而在他真正了解到东阳县的群众生活时，他便愤笔疾书，揭露了不正之风，向上反映问题，呼吁社会真正能够解决农民群众的实际困难。金狗对于田、巩两家称霸权洲河更是不满，他说：“不管他巩家、田家、还是张家、李家，谁要是借权势营私舞弊，鱼肉百姓，我金狗也豁出来闹腾哩。”①他终于巧妙地借用田家势力打败了巩氏家族，然后又利用巩家的势力打败了田氏家族。而且金狗为了教训营私舞弊、卑鄙无耻的田中正，巧设计策，和雷大空一起将田中正像关门打狗一样痛打了一顿，又剁掉了田中正的脚趾头。这件事虽然做得有点过火，但他的一身正气和对改革的强烈要求却显而易见。

金狗是善良的、正直的。他的复杂心态中从未脱离这一本性，因为他体会到农民的贫穷生活，了解农民的思想愿望。因此，金狗从自己生存的那个社会层位上，主动发出改革的愿望，与党的号召遥相呼应。但是，金狗从充沛的、高扬的主体精神，站在自己生存的那个社会层位投入改革，就必然带着本层位极低的文明水平，背负着农民意识的重负，因而，他的艰难历程，便表现出一种不成熟的心态，即“浮躁。”

2、 时代情绪的投影——浮躁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正处于苦战后的高度兴奋之中，那时人们的心态是积极的，完全可以成为时代前进的动力。但是，还没迈开几步，十年浩劫又开始了。到了八十年代，睁眼看世界时，人家早已把我们甩下整整一个世纪。于是，心灵的觉醒就转化成心理的失重，虚妄的自尊转为沉重的自卑，因此狂躁不安，烦乱不已，莫衷一是，一切都像坠入云里雾里，一方面是茫然无所适从，一切都不信任，一切都怀疑，另一方面是人人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主体意识，强调自我的存在。这变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时代情绪，即“浮躁。”这部小说首先就是披露在社会变革中人物的复杂心态，来反映这一时代情绪的。

金狗考入军事院校的梦不能圆而回到仙游川时，他以满腔热情投入社会改革之中。他仍是光棍一条，别人为他着急，他却不急，“他急的是没钱花，”急的是乡亲们的贫穷。终于，在金狗的带领下，有梭子船在洲河里行走，而且日渐增多，从仙游川上游装货，下行运往紫荆关，甚至襄樊。虽然有些风险，船会撞上暗礁而翻，甚至丧命，但收入也相当可观。但是好景不长，这一小小的取财之道也被田正中盯上了。田正中认为金狗不是平地卧的角色，将金狗拉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两盆镇公社为名办起了河运队，并且将公社信贷员蔡大安和公社管理财物的田一申安插在河运队之中。金狗觉得自己被田家势力套住了，他感到压抑、仇恨，他要寻求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当洲城报社的记者的名额拨到仙游川时，金狗竟违心地和英英订了婚，千方百计争取到了洲城。他认为现在的世道是：“你要办谋私的事，你就得做官；你要做一个正派的人，要反谋私，你还得去做官。②

韩文举说：“他们手里有权，咱们金狗有记者证，这记者也是权嘛。”有了这一步，金狗便带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饱满的热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首先用记者手里的这支笔参到了弄虚作假的东阳县县委书记。当雷大空第一次被田正中诬陷，以“故意伤人罪”被捕入狱后，金狗巧妙地与县委书记田有善、公安局长周旋，救出了雷大空。当田有善为了表彰“思想先进、带领人民群众改革有方”的田中正，准备在仙游川河运队开现场会时，又是金狗制止了这一虚伪的活动。蔡大安带领河运队贩卖木材，并从中牟取私利时，还是金狗提醒工商管理局制止了这一破坏活动。所有这些看来，金狗似乎取得了胜利，但他不像小水、福运、韩文军、矮子画匠他们那样高兴。他总觉得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耻辱。他违心地以记者的身份恫吓、威胁公安局长，又违心地企图上告到洲城去压制县委书记田有善。这种机制地周旋，他受不了！他希望悲悲壮壮地大干一番事业，而他却不得忍受自己的油滑。他善良正直的本性促使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人了。困惑和苦闷围绕着他。金狗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这种目的的合理性和不得不采用的实用主义手段使他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耻辱感，他感到了自己人格的分裂。金狗的这一行动心态，并不是作者让他这样表现，而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金狗一方面上一继承了五十年代先进青年那种义无返顾的行动的果决，另一方面却由于手段的实用主义而在行动之后产生对自己深刻的怀疑和不满，这正是金狗浮躁不成熟的表现，是一种欲实现自我，而又难以把握自我，欲求变革，而又缺乏既定目标的心态和情绪。这正是变革期新旧交替中一代农民青年普通的困惑。作者不失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情绪，并命名为“浮躁。”

这一时代情绪体现在金狗身上的另一侧面是金狗在对待爱情方面，充满了理智和情感、认识和行为的矛盾。

金狗和小水的爱情关系，是由两颗纯洁美好的心灵的反映，但这一爱情却走向悲剧，这正是浮躁的时代情绪造成的。金狗自身的文化心理层次使金狗成为这个社会层次上的一个不安分的人。金狗和小水产生爱慕之情后，金狗极想把这种感情宣泄出来。而令金狗失望的是，小水这个“菩萨，”她的生活圈子极小，她周围都是些守旧思想的形影：麻子铁匠、韩文举、矮子画匠等，以至于小水愿意一个陌生的毫无感情而言的小男人，又未曾说上一句话的小男人之死，倒骑驴饶着村子转了三圈，还为死去的小男人穿孝穿白鞋。她的思想上还存有封建的残渣，因此，小水不会有非分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小水远远落后于金狗，当金狗在小水面前表达他那真诚炽烈的爱时，遭到了小水的坚决拒绝。此时，“金狗坐在地上，发红的眼睛看着小水，慢慢，眼睛就青了、白了，褪了光芒，最后眼皮也耷拉下来，他感到一种不满足，一种遗憾，怅然若失，甚至在突然之间他似乎发觉他与小水之间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为顺理成章的事她却退却而感到些微寒心。”③金狗的怅然若失，甚至感到他与小水之间有那么一层隔膜，这不完全是情欲没有得到满足后的失望，而是一种在生命旅程上得不到心心相印的知音而产生的隔膜感，是一种生命冲动得不到宣泄而产生的压抑和遗憾。

这时，当洲城报社分给仙游川一名记者名额时，加之英英的主动、胆大泼辣、无所顾忌、毫无做作，使得金狗在英英身上得到了宣泄，一种报复田家的心理使他与英英订了婚。他并非真心爱她，他要通过占有田正中的侄女英英来报复田正中，来实现他的人生报复，并为他失落的感情找到一个暂时的归宿。而当他的目的达到后，他又陷入了深深的狂躁和迷乱之中。“他心乱如麻，恨田正中，恨英英、更恨自己！一个堂堂的男人家，一个极力想摆脱身处困境的他，为的不是不满这种丑恶的由田家、巩家编织起的洲河上的关系网，没想到挣扎来挣扎去，反倒坠入网中！”他认为离开小水，便会忘了小水，然而没有，他才感到自己真爱的还是小水。金狗不愿落入田家势力范围，而又得不到小水，小水已和福远结婚。他的感情无处寄托，因此，在与石华的交往中，石华的热情又使他与石华发生了暧昧关系。金狗也曾怀疑自己，也曾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但他却象吸食大烟一样，明知道大烟土要悔掉自己的生命，却要在吸食中得到烟瘾而使生命极尽畅美。他以这种自残的方式，这种自我沉沦的方式发泄这巨大的耻辱。这是金狗不甘心受命运摆布而又无力掌握自己命运，在生命追求的道路上，既勇往直前而又迷乱，任其随心所欲的一种复杂心理。

浮躁虽是一种不成熟的心态，但却也是人们要求改革、要求前进、左冲右突、探索寻觅的一种

心态。贾平凹也说：“浮躁虽是不成熟的表现，但浮躁是萌动，是成长，是生命的力量。”④有浮躁，说明我们的民族有活力、有生机、有希望，并非一潭死水，死气沉沉，但若止于浮躁，那我们的民族就难得成熟，就难得与世界各民族并肩而进，因而我们还需要超越浮躁。

3、 心灵的蜕变

金狗复杂的个性和艰难的历程，具有较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意义。他和雷大空几乎是从同一坐标点上开始了不同的取向。但金狗是浮躁之气向良性方向，即深沉、坚定、完善方向发展的代表，雷大空则是浮躁之气向恶性方向，即浅薄、盲目、失落方向发展的代表。这种相反的取向，关键是由他们本身的自我意识和文化心理素质决定的。

金狗和雷大空都出身卑贱，对于和自己一样贫苦的人有切肤之痛，同是带着他们对于多行不义的权势者的不平和愤慨，同是带着他们被压抑、束缚已久的自助自救的渴望，登上了洲河的政治和经济舞台。但雷大空的文化心理仍处于较低的文明层次，他的理性王国还处于半沉睡中，他的心理结构中积淀了较多的农民起义的文化心理。在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时候，他积攒了太多的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他很快便认识到了金钱的力量，“要不被人欺辱，就得赚一笔大钱。”他先要用钱压过田家再说。因此，他办皮包公司的胆子越来越大，买空卖空，欺诈行贿。他的这种金钱价值观的后面，隐藏着他心理深层的农民意识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他觉得：“比起那些当官的，我倒觉得清白哩。”“犯法咱和他田中正一块犯、”“做他个田中正第二。”你恶我也要恶，为什么你田中正能犯法我雷大空就不能呢？正是这种破坏性很大的文化心理支配下，他不自觉地被中国农民文化心理中的劣根性所驱使，使他本该合理的抗争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盲目蛮勇、以恶抗恶、不择手段、无所顾忌，明知是火，偏要赴滔，以身殉葬时代，在八十年代的农村商品经济舞台上重复了阿Q式的“中兴”和“变革。”

而金狗却是作为一名记者的身份进入洲城的，他的文化心理远远高于本阶层人，高于雷大空。如果说雷大空只是一种自发的反抗意识，那么金狗性格中则是有自觉的使命意识。他起初也和高加林一样，向往城市文明，渴望摆脱农民的屈辱。但是，当他真的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城乡生活的反差倒强化了他的使命意识。他不象高加林那样被城市现代文化所陶醉，所迷惑，而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忘了两岔乡山民过的日子。他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希望掌握大权，他也知道权力是达到一定目的手段。然而，金狗不同于雷大空，一方面是雷大空为目的不择手段，而金狗却是为了目的而认真选择手段；另一方面是雷大空盲目蛮干，明知是火，偏要赴滔，冲不出农民的文化心理层次；而金狗却有一种自觉的自我反省意识，这也是金狗更可贵和可爱之处。但是，这一层位上的不同文化心理素质，加之高扬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在和社会邪恶势力的抗争中都取得胜利。雷大空暴死狱中，金狗也受牵连关进狱中，虽然有幸出了狱，但也被调离记者而转入资料室。雷大空的悲惨命运，金狗自己的艰难历程，以及同时代人的命运，这种种相当残酷的社会现实激醒了金狗，使金狗意识到社会变革不是凭几个人几篇文章所能根除得了的，关键是主体意识的高扬和整个社会的低文明层次的不和谐。他对两位徒弟银狮、梅花鹿说：“我知道了在中国，官僚主义不是靠几个人几篇文章所能根绝的了的，而只能在全体人民富起来的基础上发展文化教育，富起来的过程也便是提高文明水平的过程。到那时，全体人民的文明水平提高了，官僚主义的基础才能崩溃。”浮躁的社会时代情绪使人们迷乱狂躁，也是由于这一时代情绪，又促使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冷静思想和分析。有了这种对时代和社会的领悟，金狗对自身便有了一个新的把握，由盲目地感情发泄，到回到洲河，与小水结合，重铸自我，投入现实斗争，参与社会变革，灵魂蜕变，由浮躁走向现实，由盲目走向清醒，由对自我尊严的维护走向对自我改造的自觉，走向了一个新的生命追求的历程。尽管他绕了一个圈，但这个圈却是一个上升的螺旋。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也必然在发展，但是，这一发展过程并非是那样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正是事物前进发展的动力。在这一动力的催促下，深入的思考，分析矛盾的方方面面，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途径。只有认识明确了。方法途径正确，矛盾才会解决。而矛盾解决的过程，便是一个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过程。事物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只有以高层次的社会整体素质，才会在这条道路上走的快一些。《浮躁》的深刻，不仅在于它揭示了一种社会时代的情绪，而且在于它说明了这一普遍地不可违抗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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